
从旧石器时
代的击石取火，到
岱海先民的陶器
创新，从拓跋鲜卑
的鞍马铿锵到元
代集宁路的青花
瓷光，从“走西口”
的晋商足迹到“集
宁战役”的英雄壮
歌……乌兰察布
市厚重层叠的历
史遗存，构建起了
跨越万年的文化
脉络。

这里，既是草
原文化与农耕文
化的天然纽带，更
是中华文明多元
交融的璀璨舞台。

当人类文明
第一缕曙光洒向
阴山之巅，乌兰察
布市的文化长河
便 已 悄 然 涌 动 。
这片被我国著名
考古学家苏秉琦
先生赞誉为“太阳
升起的地方”，带
着远古的星火，穿
越千年烽烟，奔向
生生不息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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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星火 鸿蒙初辟

◎韩继旺 梁亮 皇甫美鲜 李倩

早在万年前，乌兰察布的旷野上就燃
起了人类远古文化星火。

在卓资县境内的灰腾梁上，发现了火
石沟里和福生庄坤兑沟两处旧石器制造
场。据专家考证，这两处遗址出土的石器
以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和石核等为主，
其打制方法和石器组合与大窑旧石器制造
场相似，属于大窑文化遗存。

初秋，走进化德县裕民遗址簸箕形缓
坡上，三面山丘环抱，4根地层关键柱矗立
在考古发掘现场，14座房址回填后依稀可
辨，依坡状地势分布在冲沟两侧。

化德县文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刘雪峰
介绍，2010 年他和同事在附近田野调查
时，意外在冲沟中发现了几块陶片，后配合
上级文保部门进行了 4次发掘，发掘总面
积达到了 3750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石器、

陶器、骨器等文物。
裕民遗址的黄土之下，埋藏着一场改写

中国农业史的静默革命。用考古小铲拨开距
今8400年至7600年的土层，土壤浮选物中
发现了炭化的粟黍，石磨盘与石磨棒的磨损
痕迹里，似乎还残存着先民研磨谷物的温度。

“以裕民遗址、四麻沟遗址等为代表的裕民
文化人群采取通过季节性迁徙获取多元食物和
生产资料的生业模式。建筑有固定房屋所组成
的聚落，人群流动是其文化内涵的主要特征，反
映出了狩猎、采集、原始耕种的生业过程。可以
说，裕民文化是北方草原新石器时代的开端。”
乌兰察布市博物馆研究馆员胡晓农说。

岱海湖畔，星火燎原。1982年，考古学
家田广金率队揭开石虎山、王墓山遗址群
的面纱，层层叠压的文化堆积，清晰勾勒出
仰韶文化北进的足迹。他认为这应该就是

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走西口”。
当气候温暖湿润的“大暖期”降临，中

原移民沿汾河、永定河北迁，在岱海南岸建
造半地穴房屋，种植粟黍，制作泥质灰陶双
耳罐。凉城县王墓山遗址出土的陶火种
炉，燃着永不熄灭的希望，印证这里与中原

“同根同脉、一脉相承”的血脉联系。
在乌兰察布市博物馆展厅内，王墓山

下类型彩陶盆、庙子沟泥质灰陶小口双耳
罐等文物闪烁着史前工匠的智慧光芒，纹
饰体系蕴含深厚的文化符码，既有半坡类
型的写实鱼纹、庙底沟类型的抽象花叶纹，
也有本地创新的几何网格纹、涡纹，而这些
正是彩陶之路向北最壮阔的延伸，共同串
联起北方草原与中原的文化基因。

乌兰察布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涛认
为，通过彩陶文化传播、农业技术北传及人种

基因融合，构建起史前南北技术共同体。这
些深埋于黄土的陶器，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
体格局在五千多年前的初曙时分便已然奠定。

气候的剧变，催化文明的进步。距今
5500年，“寒冷期”突至，岱海农业文化南
缩。先民以智慧回应挑战——老虎山文化时
期（距今4500-4300年），窑洞在老虎山、园
子沟的山坡上鳞次栉比，石砌城墙巍然矗立。

“现在历史教科书上的半坡文化是土
房矮房，而凉城的老虎山、园子沟文化则是
高楼大厦，它们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
曙光。”我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实地考
察后认为，石头城墙、祭祀台、白灰敷壁、规
范火塘，表明那时凉城已迈入“古国文明”
阶段，技术水平领先同期文化。

特别是老虎山文化中三袋足斝式鬲和甗
的出现，改变了前一个时期完全以平底器、圜

底器作为炊具的局面，显示了划时代的变革。
“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这

支文化的影响力如草原长风，南下影响了陕
西神木石峁遗址的兴盛，向东经张家口地区
辐射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其首创的陶鬲，更
成为商周礼器的器型来源之一，在中华文明
殿堂中刻下乌兰察布的永恒印记。

从旧石器时代的零星火光，到新石器
时代裕民文化、庙子沟文化、老虎山文化的
相继繁荣，一处处遗址遗迹散布在乌兰察
布大地上，如涓涓细流汇入中华民族奔涌
向前的文化长河之中。

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们，凭借着勤劳与智慧，
在与自然的互动中不断创新，发展农业，驯养家
畜，改进工具，营造居所，缔造了丰富多彩的物
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乌兰察布地区也因此成为
中华文明“满天星斗”中一颗耀眼的北方之星。

辉越千年 璀璨华光
阴山的层峦叠嶂间，金戈铁马与驼铃

商队曾反复穿梭。
这里，既是狼烟四起的古战场，也是商

旅不绝的贸易线；既是民族迁徙融合的大
舞台，也是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的大熔炉。

乌兰察布，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雄踞
于农牧交错带，成为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北
上的重要通道和中原王朝经略北部边疆的
重要区域。

从夏商周的晨光熹微，到秦汉帝国的
金戈铁马，到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再
到元明清王朝的边疆风云，数千年的岁月
在这片土地上刻下了深刻的印记。

凉城县蛮汉山南麓发现的毛庆沟墓地，
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的氏族公共墓。出土
的青铜短剑、动物纹牌饰、陶器等，反映了北
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在此地的交融。
人骨研究显示，墓主人包含古华北类型与古
中原类型的混合人群，显示春秋战国时期农
牧交错地带的人群互动与文化融合现象。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实施“胡服骑
射”改革，并在乌兰察布南部修筑了最早的

“赵长城”——这段西起乌兰察布卓资县，东
至河北省张北县的夯土长城，虽历经2300余

年风雨，至今仍有数段残垣矗立在荒野间。
绵延三千里，跨越六朝代。乌兰察布境

内拥有自战国至明代六个朝代修筑的长城遗
址，总长度达1528公里，是内蒙古长城保存里
程最长、时代最多、形态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秦汉时期，乌兰察布地区先后隶属于
云中郡、定襄郡等，是中原王朝与匈奴等游
牧民族交往的前沿地带。

2010年，在察哈尔工业园区白家湾村发
现的匈奴金器窖藏，出土了包括虎咬鹰、虎咬
马金牌饰在内的一批珍贵文物，这些器物具有
浓郁的北方民族特色，其时代约在公元前2世
纪左右，是南北方文化交流的珍贵见证。

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游
牧民族相继在乌兰察布留下了足迹，也留下
了大量古城址、古墓葬等丰富的历史遗迹。

拓跋鲜卑的兴起及其建立的北魏王
朝，与乌兰察布地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
源。今兴和县境内的长川古城、东木根山、
于延水等地，是拓跋鲜卑南迁至内蒙古中
南部早期的主要活动中心。

考古学者李兴盛等人编写的《乌兰察
布史迹汇考》一书文稿记载，自东汉晚期到
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族来到乌兰察布地

区，先后在此活动了 400年左右。中国历
史上有名的“檀石槐军事大联盟”“参合陂
之战”等都是在乌兰察布地区演绎。应该
说，鲜卑在这里休养生息、发展壮大、最后
逐鹿中原。

北魏王朝为了拱卫都城盛乐（今呼和
浩特和林格尔）和京师平城（今山西大同），
在北部边境设立了著名的“六镇”，其中抚
冥镇、柔玄镇即位于今乌兰察布地区。后
来发生的对北魏政治产生深远影响的“六
镇起义”，也与此地密切相关。

考古工作者在乌兰察布市发现了多处
北魏时期的城址、长城遗迹以及大量的鲜
卑墓葬群，这些发现具体而生动地反映了
这一时期鲜卑文化的独特印迹和北方地区的
历史变迁。

1956年，凉城县小坝子滩村发现一处
窖藏土坑，坑内共出土金银器 13件，包括

“晋乌丸归义侯”金印、“晋鲜卑归义侯”金
印、“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以及“猗陀
金”铭文牌饰等珍贵文物。

内蒙古博物院程鹏飞副研究员认为，窖
藏中所见的鲜卑和乌桓印章共出的情况，体
现了西晋时期中国北方地区民族间的交融互

动和中原王朝对于边疆地区的有效治理。
元代是乌兰察布历史上又一个辉煌的

时期，特别是集宁路古城的兴起，使其成为
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金代的集宁
县在元代升格为集宁路，隶属于中书省，被
视为元朝的京畿腹地。

集宁路古城考古发掘最为重要的是发
现了大量金、元时期的瓷器。出土完整瓷
器 500余件，可复原瓷器标本 7800余件，
以及其他各类珍贵瓷器标本上万件，涉及
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钧窑、定窑、耀
州窑、建窑等 7大窑系。其中釉里红玉壶
春瓶、钧窑香炉、景德镇窑青花高足杯、青
花盏等尤为引人注目。

元代集宁路古城遗址曾被评为 2003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内蒙古博物
院名誉院长、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陈永志
曾任集宁路古城考古工作队队长，他用“草原
庞贝城”来形容集宁路古城。当时，元朝陆路
贸易的发达程度不亚于海上贸易，而集宁路
古城即是欧亚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过程中
的枢纽与桥梁，是草原丝绸之路东端的一
个重要起点。

这片土地不仅是草原丝绸之路和张库

大道的商贸枢纽，更是中国近代史上波澜
壮阔的移民运动——“走西口”的核心承载
地之一。从明末清初一直到民国时期，当
晋陕冀的移民背井离乡穿越杀虎口、得胜
口，踏上这片苍茫草原，他们的足迹不仅改
变了乌兰察布的地貌，更塑造了其独特的
文化肌理与精神内核。

食物也是人类文明的载体。在晋蒙交界
处的丰镇市，260年前“走西口”浪潮中由山西
人带入的面食制作技艺，在炉火中蜕变为传奇
的丰镇月饼，成了多民族共同捧起的团圆图腾。

丰镇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薛韬说，丰
镇月饼是在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
相互融合过程中，诞生的一种美食，兼具多
民族饮食文化特点，深受大家喜爱。

从中原王朝的长期经略，到拓跋鲜卑
的崛起，再到辽金元时期草原丝路的繁盛，
直至明清之际移民潮涌与茶道驼铃，乌兰
察布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以
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民族聚居的特点，
成为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重要舞台。

每一次王朝的更迭，每一次人群的迁徙，
每一次商路的开辟，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
深深的烙印，也为其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承古开今 生生不息
古韵悠悠，厚积薄发。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这片古老的土

地孕育出了红色文化、黄河文化、草原文
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等文化形态。它们
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独特而丰富的文化
景观。

乌兰察布是一座红色之城、英雄之城，
红色是这座城最炽热的底色。这里爆发的
红格尔图战役打响了绥远抗战第一枪，解
放战争时期内蒙古影响力最大的战役之一
的集宁战役就发生在这里。

在集宁区白泉山上，占地 15.5万平方
米的集宁战役红色纪念园庄严肃穆。其庄
重的建筑群落与丰富的红色文化内涵相得
益彰，共同构筑了这座精神地标。

据《集宁战役》《集宁战役·修订版》一
书作者任致中先生介绍，毛泽东同志在他
的著作、电文和谈话中，曾上百次地提到了

当时还鲜为人知的集宁及其周边地区，当
时国共双方投入兵力逾 200个团 20多万
人，贺龙、聂荣臻、胡耀邦、李井泉等共和国
200多位开国将帅和高级干部参与其中，
其战略分量可见一斑。

八十年光阴流转，集宁战役的硝烟早
已散入历史云烟。今日老虎山战壕弹痕犹
在，面粉公司大楼的炸痕无声诉说着战斗
惨烈。集宁战役纪念馆年接待游客超 50
万人次，一代代后人在此深切缅怀英烈，通
过铭记历史，汲取前行的力量。

这片土地上的文化，从来不是静止的
标本，而是流动的江河——它从历史的深
处奔涌而来，在多民族的交融中汇聚成川，
在新时代的浪潮里激荡出新的浪花。

近两年来，乌兰察布市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历史的厚重与时
代的脉搏交织成一幅绚丽的文化长卷。

从红色基因的赓续弘扬到非遗技艺的
传承，从文艺精品的匠心雕琢到文旅融合
的澎湃动能，乌兰察布正以文化自觉与创
新实践，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夺目
光彩。

围绕讲好各民族共同创造多元一体中
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故事，乌兰察布市以当
地历史上所经历的“胡服骑射”的革新、“秦
汉长城”的雄壮、“昭君出塞”的和合、“太和
改制”的辉煌、“隆庆和议”的繁荣等民族融
合故事为背景，以境内绵延的长城遗址和
红格尔图战役、集宁战役等近现代的红色
记忆为重点内容，制作推出一系列精品电
视、短视频和访谈节目，通过润物细无声的
方式，有形有感有效地将传统文化故事和
红色故事传播到千家万户。

乌兰察布市的文艺精品创作彰显着匠
心。集宁区乌兰牧骑的原创音乐剧《人民

楷模都贵玛》，通过草原母亲都贵玛的感人
故事，展现了中华民族团结互助的大爱情
怀，巡演足迹遍及北京、长春等地，那段“三
千孤儿入内蒙”的民族团结佳话再次震撼
人心。商都县东路二人台剧团推陈出新，
《驿站明灯》以张库大道百年商贸史为蓝
本，用高亢的唱腔演绎驼队商旅的悲欢离
合。这些扎根地域的创作，如同草原上的
蒲公英，将文化自信的种子播撒四方。

文旅融合为乌兰察布市发展注入澎湃
动能。该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精心策划5条
自驾游精品线路，将红色纪念园、非遗工
坊、火山地质公园等景点串联，实现文化与
旅游的深度融合。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
全市累计接待游客超1300万人次，游客总
花费超154亿元。

乌兰察布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正以创新
姿态绽放时代光彩。3项国家级非遗、33

项自治区瑰宝，正在各个传承基地与非遗
工坊中抽枝散叶。从察哈尔毛绣的锋毛到
东路二人台的唱腔，从火山脚下的非遗工
坊到城市街区的文化盛宴，非遗不只是“遗
产”，更是可感、可赏、可品的鲜活生活。

集宁师范学院教授欧军说:“乌兰察布
自古以来就是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交汇交
融之地，形成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
人文资源。今后要深入挖掘地方历史文化
资源，推进乌兰察布文化品牌建设。”

山河形胜今犹在，古今文脉韵长存。
今日乌兰察布市，早已超越地理意义

上的边疆的概念。当“北京向西一步”的城
市品牌随高铁疾驰，当“乌大张”金三角抱
团融入京津冀，当“绿电”风机与大数据中
心在草原共舞，这座沐浴着文化之光的塞
外名城，正以开放包容、自信昂扬的姿态，
书写着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新时代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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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阴山横亘，粼粼河湖交错，浩浩长风过野。
在内蒙古高原向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乌兰察布市静卧于时光

的长河中，如同一部摊开的历史长卷。
绵延的阴山，支脉纵横，清泉细流悄然涌动，汇集于大黑河、洋

河，向黄河、永定河奔流而去；浩瀚的高原丘陵，岱海如镜，黄旗海生
波；乌兰哈达火山群与九十九泉，点缀在广袤的辉腾锡勒草原上，与
夜空的星辰遥相呼应……

山岳雄浑，河湖灵秀，草原广袤，刚柔之间的灵动，奠定了这片土
地苍莽而深沉的底色。


